
1899年5月12日，26岁的德国传教士理查德·
威廉(Richard Wilhelm)来到被德国占领已两年的
青岛，开始了传教生涯。到中国后，他取名卫希
圣，字礼贤，通常都称他卫礼贤。卫礼贤居青岛21
年，建学校、办医院，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成为著名汉学家、“中学西播”的功臣。民国初年，
一批逊清遗老涌往这片德国殖民地避难、居留，
卫礼贤与他们多有交往。从他眼中，我们看到了
这些昔日大清帝国的王爷、重臣们另外的一面。

恭亲王溥伟：企图复辟未成

溥伟是恭亲王奕的嫡长孙，因父亲先于奕
去世，溥伟得以早继恭亲王位，被称为“小恭亲
王”或第二代恭亲王。在皇室贵胄中，溥伟年轻有
为，属于少壮派领袖，官至戒烟大臣。1912年清帝
逊位时溥伟32岁，风华正茂。卫礼贤记得，这年溥
伟到青岛后，先租住在一处僻静的旧房里。陪同
他的一满族青年忍痛将辫子剪掉了，溥伟却始终
拖着条油光发亮的大辫子。

在溥伟心目中，德国兵力强大、武器先进，德
皇威廉二世虽派兵侵占了青岛，但与清廷关系

“友好”。的确，溥伟到青岛不久，胶澳总督卖尔瓦
德克便接到德皇命令，要他安排、保护好这位昔
日的恭亲王。

随后，溥伟将家人接来。卫礼贤印象中，溥伟
的母亲年迈但风韵犹存，精明强干。娇弱的亲王
夫人本来疾病缠身，加上在京的惊吓恐惧，婆婆
不尽人情的虐待，抵青岛后便完全精神错乱了。
流落奔波的经历，倒使溥伟变得更朴素、更富有
人情味了，尽管还是端着王爷的架子，但平易近
人多了。

胶澳总督破例允许溥伟在青岛买地建房，溥

伟便在汇泉湾畔建了一座二层欧式别墅，一家人
从最初租住的旧房子里搬了过来。1913年，溥伟
笼络一批旧臣，打算与手握兵权的张勋联络复辟
清室。但因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派人监视严密，消
息泄露，溥伟无奈放弃。此后他与卫礼贤在一起
时，很少提及自己的往昔。有时谈起家族之事，他
也只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譬如，瘦高的康熙
颌下留着屈指可数的几根细长胡子，有一双目光
锐利的眼睛，雍正的胡子是卷曲上翘的，等等。

一战爆发后，溥伟坚决不走，但他每天都去
找卫礼贤，同他讨论青岛及欧洲的战局。1914年
11月，日军占领青岛。开始，日本人不断向溥伟示
好，企图拉拢这位前朝的恭亲王，溥伟礼谢不就。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曾经雄心勃勃的
溥伟，这回彻底死了心。1922年12月青岛收回中
国后，42岁的溥伟带全家迁到了日本人统治下的
旅顺。1931年，溥伟一改过去不与日本人合作的
态度，在沈阳就任伪东北四省纯正民意独立政府
建设研究会会长，宣称“满人治满，决与日人合作
到底”。

保皇派辜鸿铭：对什么也看不惯

卫礼贤与辜鸿铭第一次见面是1913年，时年
56岁的辜鸿铭来看在青岛大学读书的儿子。卫礼
贤对被德国人赞为“中国歌德”的这位文化名人
早已耳熟，1911年就着手将其英文著作《中国的
牛津运动》译为德文。第一次在青岛相见，卫礼贤
与大他16岁的辜鸿铭成为朋友。之后，辜鸿铭经
常来青岛或短或长停留，卫礼贤形容他“总是像
流星一样突然出现”，“他的活力和刚健的耐久力
丝毫不比任何欧洲人差”。

两人在一起不仅仅探讨学问，辜鸿铭固守己
见且“充满各种怪念头”，他“诅咒和诟骂新纪元、

革命，以及他认为该为这些事情负责的外国人”。
这时他辞去公职到处讲学。与溥伟一样，他也不
剪掉脑后稀疏灰白的辫子。

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游历中国来到青
岛，卫礼贤介绍他与辜鸿铭相见。宴席间，辜鸿铭

“谈话的火焰就像闪出的火花一样迸射”。凯泽林
说话时，辜鸿铭总是迫不及待，等不到轮到自己，
就将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混在一起，又说又
写。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
九种语言。

卫礼贤回忆道，“这位东方哲人的心灵和头
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感觉，包括整个世
界的历史和神圣的创造计划，以及远东的精神和
西方的野蛮掠夺”。整个晚宴间，几乎是辜鸿铭一
个人在说话。宴席结束时，地上满是撒落的碎纸，
上面写满了欧洲和中国的格言、各种建议等。凯
泽林面对卫礼贤感叹，“辜先生确实是一位充满
活力的大学者”。

北洋大臣陈夔龙：痛哭“自责”

清帝逊位后，避居青岛的还有前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陈夔龙。陈夔龙一直对变法极为反感，
坚持“祖宗成法”，认为“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
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对辛亥革

命，他更视为“大逆不道”，“作乱犯上，自取屠戮
之戚”。在青岛期间，陈夔龙却谨小慎微，没有参
与复辟活动。

“幽默感使他显得非常出众。”这是卫礼贤给
他的最初评价。接触久了，卫礼贤慢慢发现，陈夔
龙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却故意装成放荡不羁的样
子。在这段特殊时期，落魄、激愤的清朝遗老旧
臣，生活中最不可缺的一项内容就是喝酒：借酒
消愁，藉醉泄愤，以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在这种
场合，善于文辞的陈夔龙总是有笑话可讲。酒量
大，又能忽悠，陈夔龙可称为这个小圈子的酒场
领袖。卫礼贤称，只要有陈夔龙参加，聚会结束
时，肯定会有几个醉得一塌糊涂、被他讥骂的牺
牲品。

陈夔龙书法、诗文俱佳，当时京城有不少他
写的店铺招牌。卫礼贤听说，后来陈夔龙给人题
字并不收钱，有歌女陪伴，好好吃一顿就满足了。
甚至到眼睛快看不见时，他还书写自作的诗词。
有人冒名模仿他的字招摇撞骗，陈夔龙知道后并
不生气，只是笑笑：“那些知道我的人不会受骗，
其他受骗的人不值一提。”

1915年5月的一天下午，卫礼贤照例应邀去
拜访陈夔龙。卫礼贤见他没有了往日的潇洒，心
情显得很沉重。原来，陈夔龙听说袁世凯同意了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怨愤难解。当着卫礼贤
的面，60岁的陈夔龙止不住泪流满面，像孩子一
样哭泣。卫礼贤极力安慰他，可陈夔龙就是不听，
带着哭腔说：“事情变成这样，全是我们的错。没
有人让我们去保卫自己的王朝，现在我真不想活
了，生命已经一文不值了。”卫礼贤回忆，这晚陈
夔龙狂饮不止，酒杯都夺不下，整个房间里都回
荡着他的狂笑声。不久，陈夔龙离开青岛去了上
海。

卫礼贤眼中的清末遗老
□ 李之凡

“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这个民间传
说，在日照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相传现今日照市石臼所以东广大海面，古
时候是一片陆地，石河县就设在这里。石河县
里民风败坏，坏人行恶不止，不曾想冒犯了东
海龙王神威。龙王略施手段，就见怒涛汹涌，海
啸袭岸，偌大的石河县消失了，变成了一片汪
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坏人们都被淹死了，
好人们因提前得到了暗示，都跑到一处山岭高
地上，保住了性命。他们在这里居住下来，繁衍
生息，形成了一个新城。因为大难过后，恰逢红
日东升，人们就把这个新城起名叫“日照城”。

据考证，日照历史上，从无“石河县”名称，
倒是有“西海县”设置。《日照市志》载：“西汉
时，日照地区始置县，名海曲……。又西汉元帝
时，封城阳荒王子光为昆山侯。日照之西北境
(今五莲县)属昆山侯国。东汉时，废昆山国，日
照更名为西海县。三国魏时，废西海县，并入
莒，属青州城阳郡……”日照古称“西海县”，前
后也就是百余年的历史。宋元佑二年(1087年)，
取“日出初光先照”之意，置日照镇。金大定二
十四年(1184年)，置日照县。

“石河”与“西海”发音接近，可谓谐音，民
间传讲过程中，难免夹杂方言土语，又因年代
久远，笔者揣度：“石河县”当为“西海县”之讹
传。

日照历史上果真发生过海啸。《日照市志》
“大事记”载，“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大
海啸”，“1668年7月25日，地震声如雷，山崩地
裂、涌水喷沙，民家堂奥出水，洪宁镇(今五莲
县)地陷如池”等。石河县的故事传说，是否缘
由曾经发生过的海啸或水灾，不得而知。

关于水淹石河县的传说，逸闻趣事有很
多。有人说石臼海底有石痕，有通往石河县的
古道；也有人说过去渔民从海里拉网，曾拉上
了似为石河县的官印；还有人传言，昔时落大
潮，海中曾隐现出古城门楼，云云。抛去传说中
的神话色彩，遍查相关典籍史志，未曾见过石
臼海底遗有古代城邑的记载。

另有些旧文称：石河县是春秋晚期纪鄣城
延续下来的一个县城，在今江苏赣榆东北。宋
金时期，石河县城遭遇一次海洋地震被淹没。
尔后，金朝当局将日照镇升格为日照县，延续
石河县的建制，遂有“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
城”之说。

“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属于日照的
民间传说。耐人寻味的是，省外不少地方也有
类似的传说，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地名有别。

“沉落山阳县，氽出无锡城”，江苏无锡民间就
广为流传。据了解，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也有
类似的故事传说。

对此，不由令人联想起著名的“诺亚方舟”
传说。据《圣经》故事《创世纪》记载：上帝因世
人行恶，曾降洪水灭世。因诺亚一家行善，维护
正义，故命他制造方舟，率全家并选取所有禽
兽各一对避难，因而使人类得以留传。

细细琢磨“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的传
说，在情节立意上，与“诺亚方舟”确有异曲同
工之妙，国内多个地方都有类似传说，莫非是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纷纷模仿“诺亚方舟”故
事，进行移花植木，嫁接出了当地版本的新传
说，也未可知。

传说不等于历史。《日照市志》在书后附录
中刊载了“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的传说，
并特意加了注：“日照历史上从来没有‘石河
县’，只是一个神话传说而已。特此声明，勿以
为真。”

“石河县”
□ 张所昆

■ 海岱一方

■ 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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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直律学思想体系的提出早于世界著名音乐理论家法国的梅森109年；早于世界伟大音乐家德国的巴赫145年。

最保守地认为，也比世界上公认的“十二平均律”创始人朱载堉《乐律全书》提出“律学思想”的时间早30年以上。

《律吕正声》成就律学宗师王邦直
□ 蔡连卫

今年，是王邦直诞辰五百周年。“昔人虽
已殁，千载有余情”，此时，我们既应该深入
探讨他的律学思想，也要学习他大胆怀疑勇于
创新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书香门第的大孝子

王邦直(1513-1600年)，字子鱼，号东溟。著有
《律吕正声》六十卷，是明朝具有一定成就的律学
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王邦直祖籍即墨。即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历史上曾先后有即墨三大夫、田单、田横等
仁人志士在此建功立业，也曾有东汉经学大师郑
玄读书不其山下，还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
整历法《太初历》的制作者西汉天文历法专家徐
万且、三世以清廉著称的西汉名臣王吉王骏王崇
祖孙等名臣学士，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周黄蓝杨
郭五大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但即便在地灵人杰
人才辈出的即墨，王邦直的家族也堪称书香门
第。

自明代起，王邦直家族就自认为是汉谏议大
夫王吉的后裔，当地很多缙绅学士也这样称呼他
们。但因时代久远，王氏家族是否确系王吉后裔
已经很难查考。根据目前的可靠记载，王邦直的
先祖王守信，是元朝的处士，也就是一个有才华
品德但却隐居起来没有出来做官的人；二世祖王
伯举是洪武年间的岁贡生，官至广东按察使司按
察使；三世祖王载和四世祖王璧都好读书，娶的
也都是官员之女；五世祖王振明于法律，擅长地
理阴阳之学，娶的是尚书之女；五世叔祖王援是
贡生，官至教谕。王邦直的六世祖即其祖父王佐，
是副榜成化丙午科的举人，做过山西忻州学正，
曾在即墨东关南北街上兴建飞黄坊，来彰显功名
并激励子孙。王邦直的父亲王镐是岁贡生，曾任
顺天府漷县训导，后来升任山西临县教谕，著有

《漷志》、《临志》二书。王镐博学多识，为人又刚直
方正，所以很受书生们爱戴，在他卒于任所灵柩
返乡之时，书生们都哭泣着来送别；王镐还深得
同乡名士蓝田的赏识，被蓝田赞誉为“大学奥义，
无不贯彻，诸子百家，无不精研”。可见，王氏家族
是一个尊崇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世代读书科考的
书香门第，也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小官宦之家，
而且家族成员为官者又是以教育部门官员为主。

明代正德八年四月十八日，王邦直就出生在
这个书香世家。王邦直天性聪敏好学，幼年参加
童子科考试就受到考官的赏识。王邦直还十分孝
顺，在他母亲去世时，他异常悲伤，写了百首《黄
鸟诗》，来抒发自己的丧母之痛，因为诗歌感情真
挚深沉，令读者为之悲叹。后来他的父亲王镐在
山西任所突发疾病，等王邦直接到书信赶到山西
时，父亲已经入棺，他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为
此他捶胸而哭，极度哀痛。随后，王邦直赤足步行
二千多里路，将父亲的灵柩运回即墨，路上脚趾
生了冻疮，他也不肯裹足而行。返乡后，他又按照
父亲的遗言，请蓝田亲自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
可见，王邦直是一个大孝子。

耕读之余专心著述

嘉靖年间，王邦直成为岁贡生，也因此进入
仕途，成为河北盐山县丞。县丞相当于副县令，在
当时是一个正八品的芝麻官。王邦直为官清廉耿
直，不收受一分钱财，还曾经变卖祖产以补充官
府开销。任职不久，王邦直就以汰员身份赴京城
参加改选。

王邦直在京城等待改选之时，恰巧赶上朝廷
因为灾异要求臣民上书言事。王邦直便针对时

弊，上书讨论时政，列举了十条：“一曰减赋役以
招流移；二曰实仓廪以备凶荒；三曰戒有司以去
奢僭；四曰清驿递以革冒滥；五曰禁势豪以除暴
横；六曰正仕途以塞奔竞；七曰重功绩以明考课；
八曰慎作养以剔繁冗；九曰严简练以修武备；十
曰振纪纲以励风俗。”这十条措施，是王邦直针对
当时天灾多发百姓流离失所、土地高度集中普通
百姓没有田产、外患频仍边境告急、吏治腐败奢
靡盛行等时政弊端提出的，既对症下药，又切实
可行，因而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要求主管官
员不要因为王邦直官职低微就不采纳，合适的建
议就斟酌施行。但是因为王邦直的言论当中有很
多讥切时政的地方，甚至曾明指要罢某个当权者
之官，这当然犯了官场大忌，也因此触怒了当权
者，所以王邦直不久就被罢官。王邦直就此结束
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京城待选，这是关系一个官员政治前途的关
键时刻。为了有一个好的前途，此时很多人都在
京城找门路走关系，对上疏言事更是避之唯恐不
及。在这样敏感的时刻，王邦直却直言进谏直指
时弊，丝毫不介意自己政治地位的低微，也毫不
计较个人政治前途的利害得失，体现了一种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正直勇敢无私忘我
的牺牲精神。

王邦直罢官后，返回故里即墨。王氏家族祖
居即墨王乾，后来王佐这一支迁居即墨县城，王
邦直出仕之前和返乡后都是在即墨县城度过的。
像一般风雅的隐居文人一样，王邦直归隐山林
后，也在自己的院中筑了一个小阁，并在此闭门
读书。在即墨城东北半里之处，有一座镜镕山。在
风水家看来，即墨县脉来自盟旺山，镜镕山所在
的位置是县脉之上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在此建起

一座仅有一丈高的小土山，并竖起一块石头作为
山峰，用来延续县脉，因为此山又小又圆如同“镜
容”，所以命名为“镜镕山”。王邦直的住所距离镜
镕山很近，所以王邦直就将自己读书的小阁命名
为镜镕山房，在耕读之余专心著述。有人说王邦
直返乡后住在镜镕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
面镜镕山只是一座三米多高的人工小土山，根本
无法居住，另一方面作为诗书仕宦之家的王邦直
家族也不可能安家在即墨人认为的延续县脉的
风水宝地之上。

归隐山林，为往圣继绝学

经过近20年的苦心研究探索，王邦直完成了
《律吕正声》六十卷。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十
二日，王邦直去世，享年88岁。崇祯十五年(1642)，
王邦直成为即墨乡贤。乡贤是品德和才学都为乡
人所推崇敬重的人，由此可见王邦直在即墨的声
望。王邦直有两子两女。两个女儿都嫁入了即墨
最有名的名门望族，长女嫁给了蓝田的族孙，次
女嫁给了黄作孚的三儿子黄师善。王邦直的长子
王一元是庠生，擅长弹琴作画，喜好史书。孙子王
嘉瑞擅长作画，尤其喜好松竹。曾孙王馨二十八
岁去世，妻子江氏为之殉节。曾孙王馝由王邦直
女儿抚养长大，后来迁到小庄，也就是今天城阳
区惜福镇的小庄村，此后绵延不绝，直到今天。

《律吕正声》是王邦直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
王邦直今日仍为世人所知的最主要原因。万历十
四年(1586)夏四月十八日，也就是王邦直74岁生
日当天，王邦直写了《律吕总叙》，回顾了自己二
十年的艰辛创作历程。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王
邦直82岁时，《律吕正声》被同乡翰林周如砥呈送

给国史馆。万历三十六年(1608)，也就是王邦直去
世八年后，《律吕正声》由王邦直的姻亲黄嘉善、
外孙黄宗昌刊刻，并请李维桢、林增志作序，刊刻
者署名为王邦直的亲家黄作孚，这就是北京大学
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的明万历三十六年
黄作孚刻本《律吕正声六十卷》。清代康熙年间，
王士禛在明史馆，也曾经呈送《律吕正声》。乾隆
年间，《律吕正声》被编入《四库全书》，并由四库
馆臣撰写了提要。

全书原分为13册60卷洋洋30万言。该书“有
图、有解、有制、有义、有体用、有统会、有经纬”，
共有图表64个。是所辑32部乐类书籍中册数、卷
数、页数均为最多的一部。相形之下，纵横比较，
王邦直的律学思想体系的提出早于世界著名音
乐理论家法国的梅森109年；早于世界伟大音乐
家德国的巴赫145年。最保守地认为，也比世界上
公认的“十二平均律”创始人朱载堉《乐律全书》
(明万历丙午1606年)提出"律学思想"的时间早30
年以上。

在《律吕总叙》中，王邦直直言，他是因为担
忧律吕失传，并感伤于很多儒生的牵强附会，才
进行律吕研究的。他还坦承，他不辞辛苦研究的
最终目的，是希望他的研究有助于国家的礼乐制
定，并为往圣继绝学，同时也是用乐进行教化。可
见，王邦直虽然已经归隐山林，身在草野，但是却
依然心系国家。

《律吕正声》对我国律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
考证和阐述，同时，对律吕相应等声乐理论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王邦直认为汉唐以来的律吕都有
谬误，不是三代以上的律吕，因此他溯源穷流，并
参考大量史书，重修制定律吕。书中还收录了伯
牙学琴、海阳僧人等音乐故事，记有部分琴谱和
民谣。

因为王邦直的《律吕正声》既借鉴古人的说
法，又有自己的独创，建立起了自己科学严谨的
律学体系，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周如砥认为，
徐万且治太初历第一，千载之后王邦直可以与其
媲美。《明史》也对《律吕正声》做了简要评论，并
称赞王邦直著述非常的详备。《四库全书提要》也
称赞王邦直的《律吕正声》援引浩繁说理精辟。遗
憾的是，因为王邦直不过是一介布衣，他的律学
思想和音乐教化理想都无法得以施行，更多的停
留在了理论层面。

尽管如此，王邦直的律学思想还是产生了一
定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律吕正
声》还曾远播日本，几年前，日本的两位著名音乐
学专家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捐赠了一批宝贵的音
乐资料，其中就有《律吕正声》。王邦直的律学思
想也推动了青岛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清代以
来，青岛民间音乐兴盛，特别是崂山道教音乐、胶
州茂腔以及莱西鼓吹乐等青岛本土著名的音乐
品种蓬勃发展，这些恐怕也与王邦直律学思想的
流风余韵有关。进入二十一世纪，王邦直的律学
思想，更为当前青岛“音乐之岛”的文化品牌注入
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为“音乐之岛”寻觅到了
历史文化的坚固根基。

律学思想之外，还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作
为一个待选汰员，王邦直敢于直言时弊大胆进
谏；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后学之辈，王邦直敢
于批判传统大乐之制并重新制定律吕；作为一
个罢官家居的布衣之士，王邦直积极著述希望
有助于国家的礼乐教化。这些充分体现了王邦
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使命感以及不迷
信权威大胆严谨的怀疑创新精神。王邦直大胆
怀疑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更是传统文人相对缺
乏却又弥足珍贵的。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王邦直

卫礼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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